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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肠道微环境探讨 “心主神明”的内涵与外延

张晓梅，刘天浩，卫娜，程羽*

( 云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雨花路 1076 号，650500)

［摘要］ 人的精神心理虽分属于五脏，却主要由心所主宰。“脑为髓海”是以肾所藏先天之精为基础，故有
脑主先天之神一说。中医学一般将脑的功能归于心，心 ( 脑) 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主管人的精神意识和神
志活动。肠道菌群代谢物质可能是肠道微环境与神明密切相关的物质基础，神经系统可能是肠道微环境与神
明密切相关的网络系统。对肠道菌群、肠-脑轴、黏膜免疫等肠道微环境的研究，有望在揭示 “心主神明”
生物学基础的同时，也会完善其科学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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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孰主神明”中医学界争论已久。“心主
神明”出自《黄帝内经》，是中医学体系的核心理
论之一。 “脑主神明”虽也能从中医典籍中寻其论
述，但更多是明清时期西学东渐之后逐步产生的，

并随着近代解剖学、神经学等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完
善，虽对中医临床疾病的诊治具有指导意义，但其

理论尚不系统［1］。近年来以高通量测序为基础的宏
基因组研究方法日趋成熟，推动了人体微生物多样

性研究的快速发展。特别在肠道菌群、代谢产物等
肠道微环境与疾病相关性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如

抑郁症、自闭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都与肠道微
环境密切相关［2 － 3］。本文试从肠道微环境角度，探
究“心主神明”可能的现代生物学基础，以期为深
入探讨该理论的科学内涵与外延提供思路和依据。

1 何谓“神明”

探讨 “心主神明”的内涵与外延，应先明确
所主“神明”为何物。综合广义与狭义， “神明”
范畴主要有 3 个方面［4 － 5］: 1) 万物运动的变化及
其内在规律，即《素问·天元纪大论》所言: “阴
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2 ) 人体内在
生命活动的外在综合表现，并对全部心身机能活动

有着协调控制之功。如 《素问·移精变气论》所
言: “得神者昌，失神者亡”，通常说的神气、神
色等。3) 泛指人的所有精神心理活动。显然争论
之“神明”大抵指后两种含义，且多是指精神心

理活动。

2 中医学“心”的概念

中医学的 “心”是个复合概念，常有两重含
义: 1) 指脏腑器官中心脏的“心”; 2) 指包括脑
功能在内的“心”。如南宋朱熹提出两个 “心”概
念。《朱子语类》曰: “心，主宰之谓也。”然后进
一步区分出“形而下”的脏器之 “心”和 “形而
上”的主持精神和操舍存亡之 “心”，曰 “如肺肝
五脏之心，却是实有一物; 今学者所论操舍存亡之

‘心’，则自是神明不测。故五脏之心受病，则可
用药补之。这个 ‘心’则非菖蒲、茯苓所可补
也”。后一个被朱熹称作形而上之 “心”的，主要
包括 “脑”的功能在内，它既与精神有关，又
“操舍存亡”，对维持生命至关重要。明代李梴
《医学入门》明确将心一分为二［6］: 一为 “血肉之
心”，曰“有血肉之心，形如未开莲花，居肺下肝
上是也”，即心脏; 二为 “神明之心”，曰 “有神
明之心，神者，气血所化，生之本也，万物由之盛

长，不着色象，谓有何有，谓无复存，主宰万事

万物，虚灵不昧者是也”，故心还笼统地指心神、
精神。

3 “心主神明”是形神合一的高度体现

《素问·灵兰秘典论》曰: “心者，君主之官
也，神明出焉”; 《灵枢·邪客》曰: “心者，五脏
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指出心不仅是脏
腑形体之主管，也主司精神心理，在调控各生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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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同时还主宰着各类精神心理活动。 “形”与
“神”是人体最重要的两大机能活动，各自均具备
完整的内在结构，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错综地

维系成一体。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正是借助
心的有机整合而高度有序、协调和谐。 “心主神
明”不仅是 “形神合一”的高度体现，更是中医
学整体观念的完美诠释，既表明心理学内在的整体

性，又指生理意义上的整体性，更包括心理、生理
之间在“心”整合后的双方成系统的协调整体性。
心对形神机能的主宰和整合作用，其实体现了

“心”包含脑功能之意蕴。
邓铁涛早年提出，心脏是一个实质器官，不仅

有血泵的机械作用，也有能作用于大脑的分泌物，

认为“心主神明”不是毫无根据的空想，并以肺
脏研究为例加以佐证［7］。当时研究发现，肺脏除
了呼吸功能之外还有非呼吸功能，是机体很多内分

泌素产生、释放、激活及灭活的主要场所。最新研
究再次证实，肺还具有造血等其他功能等［8］，目

前对于自身组织器官的认识还远未 “了如指掌”，
断言心无调控神经系统功能，不能主导精神活动，

似乎还为时过早。

4 肠道微环境与中医“神明”的相关研究

4. 1 “心与小肠相表里”的再认识
《灵枢·经脉》曰:“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
出属心系; 下隔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
由此奠定“心与小肠相表里”理论，说明人体脏
腑间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从生理、病理两方面可
以看出，中医学小肠似乎可归入现代解剖学小肠范

畴［9］。现代解剖学将十二指肠、空肠与回肠归为
小肠，起自胃幽门部，最终进入盲肠的回盲部。肠
道内微生物主要聚集区在空肠至盲肠，其中盲肠部

生长最多［10］。据此肠道微环境的物质结构基础应
该包括“小肠”。
4. 2 肠道微环境的提出
肠道微环境是指肠道菌群、肠黏膜免疫与肠道

菌群代谢物质及肠神经系统形成的稳固整体。在正
常情况下肠道微环境处于动态平衡，机体处于健康

状态。如失去动态平衡，机体则处于疾病状态。人
体肠道微环境还可能与某些精神类疾病具有相关性。
肠道菌群是肠道微环境的核心组成部分，正常

人体的肠腔内有大量的菌群共生，共同维系肠腔内

环境的稳定。某些特定的菌群会对人体的精神、意
识和行为产生影响。有学者系统地分析了益生菌对

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影响，发现益生菌的存在

对改善患者焦虑、抑郁、自闭、强迫症、记忆等有
效［11］。中医常以疏肝解郁方药治疗神志类相关疾
病，研究发现［12 － 13］，疏肝健脾类方药可调节机体

肠道菌群丰度及结构。由此来看，肠道菌群可能是
中药治疗神志类相关疾病的靶点。
肠黏膜相关组织附着有大量的菌群，细菌易位

时，机体容易感染，产生炎症［14］。机体黏膜免疫
是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黏膜免疫具有协同性，肠道

菌群作用于肠黏膜免疫，从而影响机体。肠道菌群
在人类大脑发育、神经退行病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肠道菌群可通过免疫系统作用大脑，进而影响
机体正常的思维意识活动［15］。研究发现，柴胡疏
肝散可以通过调节免疫功能影响肝郁型大鼠的精神

及行为［16 － 18］。因此，肠黏膜免疫可能是肠道微环
境与神明相关的作用机制之一。
4. 3 肠道微环境与“神明”密切相关
肠道菌群代谢物质可能是肠道微环境与神明密

切相关的物质基础。肠道菌群代谢产物是肠道微环
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肠道共生大量的菌群，当机体

食物到达肠腔后，菌群将食物分解为短链脂肪酸、
盐以及糖类等物质，这些代谢物质具有维系肠腔内

环境平衡，维系肠黏膜上皮细胞能量代谢及抗炎等

作用。常见的代谢产物主要有氧化三甲胺、脱氧胆
酸、丁酸盐和短链脂肪酸等物质。肠道内氧化三甲
胺与心血管疾病关系密切，可影响人体正常的行为

意识等［19］。益生元则可以调节肠道菌群代谢产物，
增加短链脂肪酸，降低异丁酸盐浓度，从而影响类

似抑郁和焦虑的行为［20 － 21］。肠道菌群代谢产物还
可通过血脑屏障，进而调控大脑行为［22］。运用针
灸可以通过调节肠道微环境中 5-羟色胺的含量，
影响机体的行为意识［23］。
神经系统可能是肠道微环境与神明密切相关的

网络系统。肠道菌群可不同程度激活神经元，而神
经系统反过来又影响微生物组与免疫系统的对

话［24］。研究证实，肠道菌群与神经系统疾病密切
相关，如肠道菌群与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和亨
廷顿病等神经 ( 自身) 免疫及神经退行性疾病相

关［25］。临床研究发现，可以通过调整神经激素、
神经递质和神经营养因子的方式，来改善神经性厌

食症患者的精神类症状如焦虑、抑郁等［26］。

5 小结

心主神明，与 “心主神”“心藏神”“心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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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等同义。“脑为髓海”是以肾之所藏先天之精
为基础，故有脑主先天之神一说。《类证治裁·健
忘》曰: “脑为元神之府，精髓之海，实记性所凭
也。”指出脑为“记性”的功能承载器官，脑主记
忆，肾精不足，髓海失充，会导致脑神机失养，记

忆力减退而健忘。所以脑神与记忆功能的产生、维
持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脑为 “元神之府”是建
立在心神主宰脑神的基础之上的。
综上，中医学对脏腑的划分一般是以功能为边

界而非实质脏器，故一般将脑的功能归于心。心
( 脑) 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主管人的精神意识和神

志活动。心 ( 脑) 接收外来信息，感受、感知外
界事物所产生的记忆和回忆，但不能简单地认为

“心脑共主神明”。某些特定的肠道菌群会对人体
的精神、意识和行为产生影响，肠黏膜免疫可能是
肠道微环境与神明相关的作用机制之一。对肠道菌
群、肠-脑轴、黏膜免疫等肠道微环境的研究，可
能会开启中医藏象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也会完善

“心主神明”的科学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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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Heart Governs Mind”Based on Intestinal Microenvironment
ZHANG Xiaomei，LIU Tianhao，WEI Na，CHENG Yu
( Preclinical Medical School，Yun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Kunming，650500)

ABSTＲACT Although the domination of the spirit and mind can be attributed into five Zang-organs，they are mainly
dominated by the heart． “Brain as the sea of the narrow”is based on the essence the kidney stores，so it is said that
the brain governs congenital spirit． In Chinese medicine，the function of the brain is generally attributed to the heart，
and heart ( brain) is the governor of five Zang-organs and six Fu-organs，in charge of the 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activities． The metabolites of the intestinal flora may be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s-
tinal microenvironment and the spirit; the nervous system may be the network system in the intestinal microenviron-
men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irit． The study on intestinal microenvironment such as intestinal flora，intestine-brain ax-
is and mucosal immunity is expected to reveal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the“spirit”and to perfect the scientific connota-
tion and denotation of the“the heart governs the mind”．
Keywords heart governing the mind; intestinal flora; mucosal immunity; intestinal micro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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